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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社会化媒体为主导的传播环境

正在加剧谣言传播的复杂性 [1]，很多科学谣言

附着于公共突发事件，以深奥的“科学原理”

和似是而非的“科学事实”作为主诉内容，

相比其他谣言更容易获取公众的信任。抗击

新冠疫情期间的很多事例表明，各种网络科

学谣言容易误导公众认知，引发社会恐慌和

非理性行为，特别是专业水军、智能机器人以

及深度伪造技术的介入，使得谣言治理更为

复杂和严峻，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与公共秩序，

损害公共利益，急需寻求新的治理之策 [2-4]。

尽管目前很多研究从传播阻隔、公民素质培

育、法律规制等角度探讨了谣言治理问题，

但科学谣言应当止于科学普及，治理科学谣

言需要加强应急科普，构建科学有效的辟谣

机制 [5-6]。文献检索结果显示，目前关于科学

谣言的辟谣机制研究多是针对单一机制或典

型辟谣实践来展开分析，缺乏对当前主要辟

谣机制的比较研究。事实上，立足不同辟谣

主体的行动逻辑来辨明各自辟谣机制的优劣

势，可以为更好地构建谣言治理共同体提供

对策参考。

1 网络科学谣言的辟谣主体及其平台建设
分析辟谣机制首先需要确定谁是辟谣主

体，因为不同类型辟谣机制的差异源于不同

辟谣主体及其构建的辟谣平台 [7]。根据黄斌的

研究，目前主要有五类辟谣主体，即政府部

门、互联网企业、公益组织、媒体机构和联

合辟谣组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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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看到，随着自媒体的迅猛发展，公

众信息表达与传播日益活跃，不少科技工作

者和专业科普人士会通过自媒体或网络社交

平台参与科学谣言的辟谣工作，由此成为极

具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科普网红”[9]，这类以

公众个体而存在的辟谣主体不应被忽视。

综合而言，目前科学谣言的辟谣主体主

要是政府、科学组织、媒介机构和公众个体

四类，与之对应的辟谣平台亦可分为四种。

（1）政府辟谣平台，政府进行辟谣的各类官

方媒体平台。（2）科学组织或媒体机构的辟

谣平台，分为三类：专业科技组织的辟谣平

台，如中国科协的“科普中国”；专业科学类

媒体的辟谣平台，如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

一般媒介机构的辟谣平台，如人民网、百度、

腾讯等网络媒体的辟谣站点。（3）个体辟谣

平台，主要是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自媒体平台

或各种网络社交媒体的个人账户。（4）联合

辟谣平台，这类平台一般由以上主体联合而

建，既包括区域型媒体联合，如北京地区网

络联合辟谣网站，也包括政府与媒体、科学

组织的多方联合，如中国食品辟谣网。从平

台出现的先后顺序来看，前两类平台属于传

统辟谣平台，个体辟谣平台和联合平台出现

相对较晚，属于新型辟谣平台。

2 应对网络科学谣言的典型辟谣机制
不同的辟谣主体和平台拥有不同的辟谣机

制。科学组织开展的辟谣类似专业媒体机构的

活动，因此，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可以将目前

各种辟谣机制总体归为四类：政府自主型、媒

体主导型、公众参与型和多方联合型。

2.1 政府自主型辟谣机制 

这类辟谣机制是政府自我进行辟谣内容

生产和信息传播的辟谣方式，主要是应对各

类公共突发事件中的科学谣言。如图 1 所示，

这种辟谣机制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导，在整

个辟谣过程中，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是辟谣主

体。为了应对谣言政府会对谣言涉及的职能

部门下达行政指令，由职能部门按照相关行

政程序对谣言内容进行调查取证，必要时会

邀请专家辅以问题分析与判断。如果确定为

谣言，则立刻由其职能部门进行辟谣内容生

产，并最终形成规范化的公文，其内容以陈

述事实、揭露谣言为主，辅以规制和警示。

一般而言，政府自主型辟谣是通过政府

官方新闻发布会或官方媒介进行权威发声。

由于这类谣言已经引起了公众的舆论关注，

因此，一经发布就会快速被各类媒体转载，

发挥辟谣作用。例如，2022 年 12 月 7 日，《关

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

通知》（俗称“新十条”）发布，提出加快推

进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随后网络出现

了“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不能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的谣言，对此，国家卫健委代表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

了详细解答，指出慢性病不是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的绝对禁忌，并提出了四种不能或暂缓

接种的情形，既有效回应了“患有慢性病的

老年人不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武断结论，

同时，也对哪些特殊人群不能或暂缓疫苗接

种提出了科学指导，有效消解了谣言。这里

的谣言处理基本上遵循的是行政模式，通过

行政组织内部分工与协调来完成辟谣内容的

生产，同时通过官方途径对外展开传播。

2.2 媒体主导型辟谣机制 

这类辟谣机制的典型特征是媒介主导。这

类媒介要么本身就是科学组织建立的专业媒

图 1  政府自主型辟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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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如科学松鼠会的果壳网及其“谣言粉碎

机”主题站；要么是自身能够获得专业科技工

作者辟谣支持的非科学类媒介，如腾讯网及其

“谣言过滤器”主题站。

媒体主导型辟谣机制的典型特征是媒介

组织内部一般有专业科技人士，能够针对谣

言进行辟谣内容生产，并通过自身媒介进行

传播。以果壳网为例（见图 2），该平台主要

通过“谣言粉碎机”“流言百科”“谣言粉碎

小组”进行辟谣。除此以外，果壳网还建立

了问答栏目，用户可以在线自由提问，其他

用户或者果壳网的专业人员可以参与讨论或

给予解答，其中就包括谣言的求证工作与解

惑释疑。以“塑料紫菜”谣言为例，2017 年

2 月，一条称紫菜撕不断咬不烂的视频在各大

社交平台传播，果壳网很快就发布文章进行

辟谣，对视频中让人产生误解的紫菜进行了

科学分析，运用专业知识为公众解读真相。

这类平台的辟谣思路是先由平台工作人

员定期收集公众关注度较高的科学谣言，再

通过专业文献的检索学习来针对性证伪，同

时也会向平台外部的专业人士发出辟谣请求，

共同完成辟谣内容的生产，最终形成图文并

茂的辟谣作品。作品由平台专家审核通过后，

便在自身平台上发布，起到辟谣作用。

2.3 公众参与型辟谣机制 

这类辟谣机制主要是科普工作者通过自媒

体或社交媒体公共平台参与辟谣。针对网络科

学谣言，媒体平台本身并不承担辟谣内容的生

产与传播，而是由平台的入驻用户完成，平台

管理方只是为公众参与辟谣开放网络空间并提

供必要的管理服务。在国内，这种平台有新浪

微博的“@ 微博辟谣”栏目、知乎 App 的相关

辟谣板块、抖音 App 的“抖音辟谣”账号等。

以“抖音辟谣”为例（见图 3），这类辟

谣机制包括谣言监测、辟谣生产和辟谣传播

三项工作。首先，得益于该平台拥有广泛多

元异质的用户，既有普通公众，也有政府官

员、各领域资深专家以及富有影响力的自媒

体人，因此，在谣言监测识别环节，无论是

何种身份的用户，若接触到“疑似谣言”均

可通过平台举报。同时，该平台也会通过内

部监测系统对高流量的内容予以重点监控。

一旦监测到疑似谣言，就会及时向平台用户

发出风险提示，同时会展开求证。如果鉴定

为谣言，则马上启动辟谣工作。例如，2019

年，“窦性心律不齐是异常现象”“喝瓶装水致

癌”等科学谣言视频都在抖音平台上引发过

舆论热点。在热点出现后，抖音平台及时对

这些谣言视频进行了风险提示，并将辟谣任

务分包给已认证的医疗工作者和专业科普机

构，如“@ 南方健康”“@ 科普中国”等进行

辟谣资源生产并进行推送。其次，在辟谣工

作中，该平台同样依托公众来共同行动。一

旦平台出现谣言，抖音平台会及时将辟谣任

务分包给已认证的科学机构或科技工作者，

他们可以针对谣言自制辟谣视频并上传平台。

该平台会将优质辟谣视频与对应的谣言进行

整合，形成一个既包括谣言又包括辟谣的对

比视频，并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同时鼓励用

图 2  媒体主导型辟谣机制（以果壳网为例）

图 3  公众参与型辟谣机制（以“抖音辟谣”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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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应对→全媒体联动辟谣传播→联动增强

公众的谣言免疫力”。

3 四类辟谣机制的优劣势比较分析
无论是谣言传播还是科学辟谣，其本质

都是一种信息传播，涉及信息获取、风险感

知与行为态度的改变三个关键变量。在学界，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作为解释当前信息化传

播时代的风险感知与扩散的基本框架一直备

受推崇。该理论指出，信息过程、制度结构、

社会团体行为和个体反应共同塑造了社会风

险感知，从而促成风险结果。对于辟谣机制

优劣势的探讨无外乎是对各类辟谣机制在控

制或化解信息风险（信源、信道、信宿）的

实际成效进行归纳总结，具体如下。

第一，政府自主型辟谣机制的优势在于

权威。通过严格的调查程序，并以具有法定

效力的公文进行辟谣，具有强制性和威慑力，

效果直接。当然，也正因为政府辟谣需要经

过完整的调查取证程序，所以反应慢、耗时

长且容易导致谣言失控是这类辟谣机制的缺

点。另外，由于政府自主型辟谣机制往往对

调查过程与事实结果具有独占性，会因此降

低其他辟谣主体的参与度，信息透明度不足

往往会引发公众质疑、猜忌或不信任 [10]。此

外，政府辟谣的内容表述过于公文化，往往

以公布事实结果为主，缺少对谣言根源及其

相关科学问题的深度解析，难免说服力不足，

导致公众对辟谣内容的理解和接受度降低，

使谣言出现“久辟不绝”的现象。

第二，媒介特别是专业科学类媒介主导

的辟谣机制，其优势也是极其明显的，既专

业且有较高的影响力。例如，果壳网拥有专

业的科技工作者团队，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

科学素质，辟谣内容的生产遵循严格的科学

规范，通过采集大量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或

实验数据来深度破解谣言，可以有效增加辟

户参与转载以及外平台转发，以此达到谣言

共治的目的。此外，该平台还开通辟谣话题

评论区，以供用户对辟谣的实际效果进行讨

论和反馈。平台通过对评论区的观点进行分

析来评估前期辟谣成效。

2.4 多方联合型辟谣机制

为了促进政府、媒介和科学家群体协同

开展辟谣工作，近年来，国内已经出现了多

方联合型辟谣平台。这类平台一般是由政府

信息管理部门发起，某家媒体或科技组织承

办，并联合多家媒介、各领域权威专家共同

组建而成。例如，2015 年 8 月新华网联合食

品行业协会等机构成立了“中国食品辟谣联

盟”；2018 年 8 月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

举报中心主导成立了“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

平台”；2019 年 8 月中国科协联合多家单位成

立了“科学辟谣平台”。

建立联合辟谣机制是为了整合政府、媒

介、科技工作者等多方资源力量，提升科学

谣言的联合治理能力。这类辟谣机制的典型

特征可以概括为“联动发现、联动处置、联

动辟谣、联动免疫”。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

谣网”为例（见图 4），简而言之，就是“谣

言的联动监测与识别→政府、媒体和专家的

图 4  多方联合型辟谣机制（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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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内容的可信度。然而，正因为这类辟谣机

制需要科学而严谨的求证流程，因而费时费

力。据果壳网辟谣专业人士介绍，破解一个

谣言，短则需要一两天，长则需要一周，其

中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数据资料的收集上，因

此，缺乏经济支持以及平台内部人手短缺往

往是其掣肘因素。另外，其辟谣作品多以科

普叙事为主，尽管内容深度有保证，但多以

图文形式出现，出于科学严谨的考虑，其内

容存在晦涩难懂问题，难以契合当下公众短、

平、快的信息偏好，故传播面比较有限。当

然，前期大量的辟谣求证工作往往导致辟谣

速度滞后于谣言传播速度，辟谣效果不理想

也是这种机制的又一缺陷。

第三，公众参与型辟谣机制的优势在于

泛在化和规模性，可以实现群防群治来对抗

谣言传播 [11]。国内外学者也对此展开了充分

的讨论。研究指出，理想的辟谣方式是政府

权威信息供给、传统媒体及时跟进、网民自

我净化的联动协同 [12]。依托分散性网络辟谣

信息节点来引入公众，实现众包式辟谣可以

有效提高辟谣成效 [13]。然而，进一步研究表

明，要实现理想的自净功能需要满足几个必

备的社会条件：信息的充分流动、表达的自

由 ( 含新闻自由等 )、公众的理性 [14]。本文认

为，随着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兴起，通过趣味

化和场景化的短视频对用户进行辟谣（科普）

很受公众青睐。类似“抖音辟谣”平台开创

了一种全新的辟谣机制，为广大公众参与提

供了新路径 [15]。总体而言，这类平台有效发

挥公众的力量去识别那些尚处于潜伏期并未

引起舆论关注的谣言，同时依托公众的智慧

共同消解谣言，从而实现谣言的自我净化。

当然，这类辟谣机制也并非完美无缺，在实

际工作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公众参与辟谣

作品的深度不够，内容质量良莠不齐，科学

严谨性难以保证，甚至出现“以谣辟谣”问

题，增加了辟谣工作的难度；二是公众共同

参与辟谣越多，意味着注意力越分散，“鱼目

混珠”的自创辟谣内容无疑会分散权威优质

的辟谣资源，令公众陷入内容选择的新困境；

三是囿于科学素质的差异，部分公众参与谣

言举报也存在错报误报、重复举报等问题，

增加了辟谣工作的复杂度。

第四，联合型辟谣机制的主要优势在于

能够聚合各方力量（政府、媒介、专家等）

进行协同工作，可以促进各方辟谣资源的有

效对接，提高辟谣工作效率。更为重要的是，

这类平台融合了专业科学家和政府公信力两

项优势，大大提升了公众对辟谣内容的信任

度。从受众角度而言，公众可以同时获取来

自政府、媒体和科学家等不同主体对谣言的

多重“证伪”信息。另外，既有故事情节性

较强的新闻视频类的辟谣节目，如新闻报道、

人物采访、现身说法等，也有偏严谨规范的

科学实验或科普节目，可以有效满足公众多

样化的信息需求，增强其对辟谣内容的接受

度。当然，这类机制亦有不足：第一，这类

机制尽管倡导政府、媒介和科学组织的多方

联合，但政府部门多为指导单位，实际运营

一般是由某家媒介或科学类团体组织主导，

各主体之间是协作而非指挥管理关系，管理

机制尚不成熟，因此，在实际辟谣过程中，

难免存在分工责任不明确、辟谣行动难以协

调等问题；第二，不少科技领域的专家多以

兼职或临聘的方式参与其中，流动性较大，

团队不够稳定，辟谣效率会受到影响；第三，

这类辟谣平台很多属于综合性辟谣平台，并

不仅仅针对网络科学谣言，因此，各类辟谣

信息交汇冗杂，存在碎片化的问题，缺少立

足公众角度的“按需供给”。

4 公共突发事件的网络科学谣言治理对策
谣言治理是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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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科学开展辟谣，减少谣言传播的危害，

政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4.1 整合各类主体构建谣言治理共同体

面对公共突发事件，需要构建谣言治理

共同体，整合各类辟谣机制，扬长避短，形

成规范有序的协同工作体系。一方面，需要

加强政府内部辟谣工作的协同。政府应将科

学谣言治理纳入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

之中，作为应急科普的重要工作内容，舆情

管理部门与应急管理部门应完善信息共享与

协作制度，建立相应的应急科普衔接机制。

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政府与外部辟谣主体之

间的协作。因为科学辟谣既需要专业、权威

的科学解释，也需要广大媒体的传播与支持。

现实中，尽管一直倡导构建政府、媒体和科

学组织等多方的联合辟谣联盟，但各类辟谣

主体及其平台基本上还是各行其道。对此，

政府部门需要对本级各类辟谣主体及其平台

资源进行整合，加强对各类辟谣主体的协调

管理，推动不同辟谣平台在舆情监控、谣言

识别、谣言应对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4.2 综合发挥四类辟谣机制各自的优势

上述四类辟谣机制有各自的优势。政府

自主型辟谣机制具有权威性，媒体主导型辟

谣机制具有传播影响力，公众参与型辟谣机

制在谣言监测和应对上有及时性和广泛性，

联合型辟谣机制具有资源整合的优势。如果

将谣言分为尚未形成网络舆论热点的萌芽型

谣言、突然暴发且快速形成热点的龙卷风型

谣言和一直不温不火的文火型谣言，那么，

基于各自优势，公众参与型辟谣机制和媒介

主导型辟谣机制更适合萌芽型谣言和文火型

谣言的辟谣，因为依托媒介曝光和公众举报，

能够及时发现谣言并开展对抗性传播，达到

防患于未然的目的。相比之下，政府自主型

辟谣机制和联合型辟谣机制更适合热点谣言

的辟谣，针对的是已经引起广泛舆论关注的

龙卷风型谣言，因为政府自主型辟谣的掷地

有声和联合主导型辟谣的联防联控，可以快

速起到止火灭焰、正本清源的作用。换言之，

治理公共突发事件中的科学谣言，需要根据

谣言的扩散程度和事态影响，侧重运用不同

的辟谣机制，综合发挥各类辟谣机制的优势。

4.3 推进政府主导的联合辟谣机制建设

推进政府主导的联合辟谣机制建设的目

的在于打造权威规范的官方辟谣系统，能够

代表政府权威发声，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统领

各类辟谣平台协同开展工作，引导社会舆论

走向。对此，可以依托舆情管理部门建立政

府主导，主流媒体、权威专家等共同参与的

官方联合辟谣平台，建立相应的协同工作机

制。一是需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完善政府

应急管理和舆情管理制度，建立官方辟谣平

台的信息收集、甄别、辟谣和发布工作的制

度规范。二是构建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建

立政府、科学家和主流媒体三类主体协同工

作的应急科普机制，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的工作平台，面向日常和突发两类状况下的

热点科学舆情，构建广泛汇聚、科学解读、

矩阵传播、源头阻断的辟谣生产与传播的分

工协作体系 [16]。三是完善联合辟谣相关保障

条件。在辟谣专家库建设、辟谣平台结构设

计、公众参与管理等方面建立具体的操作方

案，使平台运营管理能够有序进行。

4.4 创设网络平台引导公众协同参与辟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谣言治

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群防群

治的谣言治理共同体是网络社交媒体时代的

客观要求。正如相关研究指出，人类已进入

“风险社会”，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我

2023，18（2）：47-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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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急需构建全社会多元主体协作的一套社会

化协同辟谣机制以应对谣言 [17]。在公共突发

事件的应急科普活动中，科学辟谣的信息越

多，谣言危害越低，清除越快。要想提高辟

谣工作效率，就需要推动群防群治，利用广

泛分散的公众力量来提升辟谣强度和传播力

度。为此，政府需要创设平台路径并采取一

定的激励措施，引导普通公众参与到谣言的

治理过程当中，然后邀请他们配合政府进行

辟谣，比如对官方辟谣信息进行转发、评论、

进一步解释说明等，这样既可以提高官方辟

谣的可信度，也可将官方的辟谣信息尽早地

传达给社会公众 [18]。上文中的“抖音辟谣”

有效引导用户参与谣言识别、辟谣内容生产

与传播，是建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谣言治理共同体的有益尝试，这对改

进政府辟谣机制、提升政府舆情回应能力具

有较好的借鉴价值。面对公共突发事件，政

府部门可以探索并构建类似的机制，提升网

络谣言的社会共治水平。

4.5 加大公众科普教育，减少谣言生存空间

谣言之所以成为谣言，关键在于民众对

谣言的信任与传播，因此，科学辟谣在根本

上需要回到公众的自觉抵制，即提高公众的

谣言辨识能力，进而主动参与辟谣，压缩谣

言传播空间。一方面需要加强公众科普教育，

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将科普教育纳入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针对各类易发、常发的谣

言进行常态化科普宣传，提高民众的谣言辨

识力，防止谣言“改头换面、死灰复燃”；另

一方面需要提升公众媒介素养，传播学者马

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

介即信息”的观点表明，作为信息传播载体

的各种媒介，其本身就会影响它所传达的内

容。身处网络社交媒介时代，如何正确看待

新媒介远比信息本身更为重要。特别是，经

过深度伪造技术加工的谣言让公众深信不疑，

充分反映出公众媒介素养滞后于传播技术发

展的脚步。加强公众媒介教育重点在于引导

公众正确看待新媒介及其传播规律，提高媒

介使用和批判能力。在公共突发事件中，面

对各类不明信息，不轻易转载传播，而是通

过自身所能接触到的渠道进行查证核实，不

信谣、不传谣，共同减少谣言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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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Abstract：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unteer servi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y，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innovation in the whole societ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volunteer service organizations，scientific，technological 
volunteers and the public by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voluntary services in China.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unteering needs to be improved，the awareness of volunteering 
needs to be enhanced; the related management system is not perfect，an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needs to be smoothed urgently；endogenous motivation is insufficient，innovation vitality is difficult to 
stimulate; the guarantee is relatively inadequate，and shortcomings in service capabilities exist；main 
platforms are decentralized and independent，and data interconnection is insufficien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gives suggestions for increasing publicity and promotion，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operation mechanism，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strengthening service guarantee 
and capacity construction，and promoting platform upgrading and data management.
Keywords：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unteer service；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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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ypical Refutation Mechanism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ated Rumors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Wang Mi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

Abstract：In public emergencies， rumor related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on the internet damage social 
stability and shared interests. Scientific rumor refutation is a key method to deal with it. The traditional 
anti-rumor mechanism mainly includes four types such as government-leading，media-lead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multi-agent collaboration.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above mechanism in rumor refutation will help to build a more effective rumor governance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the rumors related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we need to integrate different 
anti-rumor organizations，build a rumor governance community，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four types 
of rumor suppression mechanism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incorporate the anti-rumor job into 
the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work system，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joint anti-rumor mechanism 
led by the government，and create an accessible way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words：rumor related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rumor refutation mechanism；collaborative 
governance；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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